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鬼狐精怪 by 草本精华

白狐

 

那顾家的祖坟也不知烧了什么高香，这代出了个精彩人物。话说此人名顾游，字悦吟，小时也不甚出彩，长得是平凡无奇，面目模糊，念书亦过目即忘，痴呆如傻，口齿不清，真个是扶不起的阿斗，站不起的软虾。虽有万贯家财，顾老爷依旧终日唉声叹气，只求这独苗儿子能平安度过一生。

待到这孩儿长到十岁上下，顾家来了位远游的道士，见了顾家少爷，面色大变，道：“此子面相奇特，他日必成大器，只恐……”却猛然闭嘴，连连道：“天机不可泄阿。”并送上铜钱串就的短剑一把，嘱着定要挂于床榻上方。顾老爷一笑，连连摇头，接过剑，赏了些银钱，将道士打发走，那剑随手便扔了 　　过了几日，这日晚间，月色鬼魅，树影稀疏，静寂之中便听得顾家西厢房内传出呻吟嘶喊，有如濒死的兽，过后隐约听得铃铛脆响，吃吃娇笑。“是时候回去了。”但闻一人轻道。

 

闻者无不两股战战，赶往一瞧，顾悦吟躺在床上睡得沉，安然无恙。众人悄然退下，连呼怪哉。

第二日，孩子早早起身，端了竹卷便看，顾老爷虽对其期望不大，但见孩子勤奋努力，亦觉欣慰。摸摸孩儿的茸发，微笑着走开。 　　那孩子亦笑笑，低头继续念书。

此后，顾家人发觉这个阿斗竟性情大变，能言善道，一目十行。众人虽觉奇怪，但如此甚好，只道是这孩儿突然开窍，便也心安了。不出几日，学堂先生来访，惭道已无力再教。顾悦吟干脆在家自学，那西厢成了他的书房，终日便在里头念书作画。

寒来暑往，不觉间已过了五个秋冬，顾悦吟到了束发之龄，此时的人长得与小时大相径庭，可谓是脱胎换骨，清雅俊美，虽有病容，却透出一股媚态，端的是仙人下凡。何以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 

日出东南隅，照我舆台端。

中有傾城艳，顾景阅竹册。

延躯似沈郎，回眸若清澜。

冰生肌里冷，风起骨中寒。

罗衣夕解带，玉簪暮垂冠。

顾家少爷出口成章，仪表不凡，上门说亲者甚众，大家闺秀，小家碧玉，为之魂牵梦移。顾悦吟微微一笑，将说亲者一一拒绝。 　 　　深闺小姐们遭了拒，刚烈者咬牙骂句挨千刀的小冤家，羞怯者悲戚地对镜伤怀。欠了身相思债，那顾悦吟依旧过得逍遥

有好男风者，恋慕其色，欲纳为龙阳之宠，遭拒，不死心，夜半潜入悦吟房内搂抱求欢，第二日再遇此人，却是面白如死，听到顾游二字，冷汗直冒，窜逃而去。问之，噤口不语。如是，顾家少爷越发传神。 　　秋日天朗气清，又是赶考时候，十年寒窗苦读无人问，为的便是一举成名天下知。古往今来，多少仕子扬名立万，却又有多少终其一生都无法达成念想，惟有终生饮恨。 　　顾悦吟却与别不同，将这等事看得稀松平常，悠然自得地带了个小书童上路，一路风光无限，顾悦吟雅兴大发，改行陆路。途经一树林，暂且歇脚。突闻一阵清脆铃铛响，香风夹带细尘拂来，书童闭目，待到风过，睁眼细瞧，哪里还有顾悦吟的影儿？ 　　书童大骇，急回顾家求救，顾老爷发散人手四出找寻。如是寻了半月，毫无踪迹，惟有放弃。坊间谣传那顾游必是让鬼怪掳了去，又传其本乃仙人，误坠凡尘，今儿上天继续做他的神仙。

然，无论何种解释，俱是猜测。那顾夫人痛失爱子，一病不起，常在床褥，汤药伺候。顾老爷勉力支撑，却终日郁郁寡欢。 　　眨眼便到发放皇榜的时候，顾家两老听到外头报喜声，心内痛极，若悦吟不曾失踪，怕是这喜讯报的便是他了。 　　正相对垂泪，一下人惊讶莫名地闯进来，结巴道：“老爷、夫人，少、少爷回来了，少爷高、高中状元回来了！” 　　二老闻言，立时冲出房门。翩然而至，一身红袍的，不正是顾家少爷么？却见他笑容满面，虽比之前消瘦些许，依旧神采奕奕。

顾家二老欢喜莫名，搂了儿子心肝宝贝地叫。忙乱了好一阵，待到平静下来，顾悦吟微笑地从背后拽出个人来，道：“爹，娘，这位是孩儿的好友白古刖

那人一直站在悦吟身后，众人不曾留意到，这一细瞧，都望得呆了。 　　顾悦吟已是长得绝妙，这白古刖更是略盛一筹，两道烟笼新月眉，似颦非颦，一双含泪桃花眼，似喜非喜。冰肌玉骨，眉心一点朱砂痣，平添万般风情，真个是芙蓉玉面春带雨，杏花一树压海棠。着一袭月白长衫，迎风轻舞，飘然欲飞。好妙的一个翩翩美少年，虽潘郎在世也自愧不如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娈童娇丽质，践董复超弥。

妙年同小史，姝貌比朝霞。

袖裁连璧锦，笺织细僮花。

揽挎轻红出，回头双鬓斜。

懒眼时含笑，玉手乍攀花。

怀情非后钓，爱密似前车。

足使燕姬妒，弥令郑女啧。

白古刖踏前一步，便听得铃铛脆响。他拱手道：“晚生拜见伯父伯母。”

顾家二老回了一礼，双方寒暄几句，顾夫人拉了儿子询问半月的行踪，顾悦吟只道那日清醒后已在京城外头，身无分文，幸得白兄襄助，方能成事。顾夫人嗔怪其为何不传个口信回家，顾悦吟奇道：“这便奇了，我让白兄帮忙传个话儿回来，莫非不曾传到？” 　　白古刖闻言，脸色不善，道：“必是家中懒仆坏事，让二位老人家担心了。白某在此向二老请罪。”言语诚恳，便要跪下，顾夫人热泪盈眶，扶了白古刖道：“这怎生合理，老身还要多谢白先生对我家孩儿的照顾呐！”的 　　亲热地说了会儿话，又安排酒席，大宴亲朋，直闹了几日。顾白二人同卧起，顾家二老只当其感情甚笃，也不多心。那白古刖谈吐不凡，性情温雅，深得顾家上下喜欢。

这日，又是闹到半夜方休。白古刖为顾悦吟挡酒，早让顾悦吟旧日同窗灌醉，趴在桌上昏睡。一名下人要去扶他，被顾悦吟拦下：“我来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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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白古刖半掺半抱地弄到后院的僻静处，顾悦吟拍其肩，微笑道：“狐儿，别装了。”

白古刖睁眼露齿一笑，勾了顾悦吟脖颈，凑上去便亲了个严实。顾悦吟搂了他往长廊挨去，一手勾起月白的袍角，摩挲底下细如凝脂的肌肤。白古刖吃吃笑，抬脚环上顾悦吟的腰际，脚踝上套的一只金铃叮当响。 　　 　　“在这里？”顾悦吟勾着白古刖的腿，轻声问。

白古刖吃吃地笑，将其推坐到长廊边，长衫下摆扎进腰带，褪了自个的裤儿，露出个白生生，圆溜溜，细嫩紧翘如肥羊的屁股蛋儿来 　　顾悦吟只觉下身胀痛难当，白古刖挨过去，蹁腿跨骑在他腿上，顾悦吟勉力按捺住冲动，搂了白古刖滑腻的身子，硬挺的屌儿顺势找到了菊门入口。龟头在那柔软的裂缝处揉搓了一阵，渗出的精水将秘沟一点点滋润，紧闭的菊花因润渍而放松开来，一点点露出破绽，待到完全绽放就噗的一下捅了进去。 　 　　鸳鸳交颈，嘴唇相贴，封住了冲口欲出的浪叫。 　　顾悦吟抓了手下两掰美妙臀肉，臀缝之中好象有着巨大吸力，恨不能整个身体往里钻凿进去。大屌已冲到底部，却还想再冲，无奈已力不从心，惟有托高手上的屁股，退将出来，重又撞上去。

如是撞了几十下，顾悦吟身子骨本就弱，手臂酸麻，呼吸急促，胯下大屌却越发硬挺，快要泄出。白古刖趴于其身，低声喘息，笑道：“你迟早死在这上头。”顾悦吟方欲争辩，便觉下身被个无底洞吸着，处于爆发边缘，却生生让那肠肉掐了，真个是进退不得，卡在正中。

白古刖撑了身子，自顾律动起来，蜜穴诱吸那条屌儿往深处捅去，顾悦吟喘息粗重，两手让白古刖擒制，索性闭目感受。销魂滋味汹涌袭来，浑身上下无不妥帖。“便是死，能死在狐儿身上，也是乐事。”顾悦吟笑道。两人早忘了此乃长廊边，肆意胡来起来。 　　他们二人闹得是昏天暗地，那头一人瞧着却是面如土色。原是顾夫人见儿子久不归来，谴了丫鬟去瞧。那丫鬟先是见着两人相对坐于廊边交合，不由面红耳赤，躲于一边，却瞧出了端倪。

喷精时候，那白古刖尾骨处竟露了条毛茸茸的尾巴，分为九股，遮了两人交合之处。

 

丫鬟吓得欲死，往后退去，不慎碰出声响，白古刖转睛望过来，眼珠竟呈血红。丫鬟转身便跑，却被一缕白毛勒住脖颈，动弹不得。 　　白古刖扯了丫鬟下来，媚笑道：“今日所见，若为外人道，我必手刃你，清楚了？”

 

丫鬟面白如纸，连连点头。 　　瞧着那跌撞身影逃窜而去，顾悦吟道：“放了那人，便多了隐患，倒不如……”白古刖微笑道：“不妨，你杀气过盛，若再犯杀戒，便会破了这身修为，变回那痴傻孩童。放她一命，也算积德。”

顾悦吟轻抚其面，道：“你为何不肯吸我精元？继续下去，你身子顶受不住阿！”白古刖媚笑，靠过去，却不言语，心内暗道：“若吸了，便会上瘾，叫我如何下得了手！”

 

第二日，来了位道人，乃是当年留下短剑之人。原来那丫鬟惊惧之下，口无遮拦，什么都说了出去，顾老爷又急又怕，担心儿子让那妖孽榨干了精元，悄悄派人去请法术高强之人。

道人开坛作法，念念有词，白古刖修为虽深，但久未吸精，虚弱不堪，敌他不过，痛苦欲死，往地上翻滚，现了原形，却是只九尾白狐。 @

顾悦吟将其护在怀中，欲逃窜而去，道人道：“人妖殊途，终究无法长久，请将这狐妖交付给贫道。”

顾悦吟不管不顾，要往外冲，让顾老爷谴人拦下，几番挣扎，白狐终被夺去。亲眼瞧着白狐被收进法宝，魂飞魄散。那顾悦吟神魂俱裂，血泪披面，大笑三声，晕厥过去。

那日后，顾家少爷终日疯疯癫癫，揣着铃铛，对着铜镜勾画眉角，吃吃笑道：“狐儿，你这手可是越发巧了。”闹了几日，顾悦吟便一病不起，药石无效，靠着舌根下压人参吊命。

这日，下人端了汤药进来，刚到花厅便听得铃铛脆响，又听顾悦吟叫：“狐儿，等等我。”那人忙走进去，却见顾悦吟端坐榻上，面色红润，哪还有那副病鬼样？问之，却呆傻如旧，不知所言。榻下，铃铛已碎，金光闪闪。

诸位看官，你道是为何？原是那顾悦吟投胎转世时，一缕魂魄缠着那九尾白狐不肯回归元神，誓言要同生共死。本欲回报顾家二老抚养之恩后，便与其远走高飞，不想出了这祸事。今儿这白狐已死，那缕魂魄亦无心恋慕尘世，追随而去。 　　有道是情之一字，苦煞良多，妖亦如此，人又何如？

 

肏鬼

 

雨夜，青灯，油伞，西子湖畔。 　　寒风里烟波绵延，迢迢迤俪，衬得他柔美如画。单是那投于粉墙的影儿，便是千般风情万种销魂，柔媚入骨。酒不醉人人自醉，看一眼，心内便如百爪齐挠，麻痒甜酥，全部涌上。

来人看那沈腰一握，纤美秀巧，只一个背影便迷得人颠倒若此，身周如有淡雾烟霞，恍惚间，神仙中人。 　　 　　他惴惴地上前，脚步轻放，生怕唐突了佳人。踌躇再三，轻声细语：“这位公子，天已入冬，这寒风夜雨，怎在外头徘徊？得了病可如何是好。”

 

美人吃吃一笑，道：“多谢兄台关爱，在下只因于家中烦闷，出来闲行几步，不想这雨越发大了。”声线柔美如春风拂面，杨柳绵延。

他面颊通红，生性羞涩之人，鼓足勇气上前一步：“既然如此，何不移步到在下陋屋一避，待到雨势减弱再走不迟。”

美人低笑：“多谢贤兄，在下便恭敬不如从命。”言罢，轻轻回身，那瞬间天地失色，日月无光。他目瞪口呆，好一个脱俗的绝妙之人。

“在下柳穆篁。”美人臃懒一笑，眉眼间自然流露风情，中央一点朱砂痣，美艳绝妙。

他忙回礼：“在下林凉。” 　　柳穆篁微笑：“我知道。”

 

林凉惊讶道：“你知道？”

柳穆篁低低一笑，收起油伞，靠近他。沁香袭人，轻绡绰约，骨酥如水。

 

二人相携走远。

烟波浩袅，竹纸清响。瞧那苍绿丛中，璇玑碎锦。 　　粉墙的那一面，轻纱狂舞，雨打花落，却是目之所见的最为精致华美的兽笼。

 

凑近细瞧，便见那清秀书生被缠裹在丈许的黑发中。万千蜿蜒，似虿盆，似深渊。

 

惨白肌肤溶化在那一片黑与白的沼泽中。越是挣扎，越是深陷。他身上，黑的墨黑，白的雪白。

 

被翻红浪，尘世的厉声尖叫，歇斯底里，就在耳际。

林凉睁眼，意识到并非幻觉。那叫声，锐利地刺痛耳膜。有什么东西喀啦啦的一阵动摇，与帘外潺潺雨声相汇。扫视四周，九华帐内度春宵，蒙尘前事滚滚来。

“醒了么？”身上那人低低一笑，销魂噬骨，红尘的泪。动作愈发迅猛，那瞧着不盈一握的纤细腰肢，竟蕴含着如此惊人的力气。他如离水之鱼，脱了力，缠裹在黑色的虿盆中，任那人往死里弄。

 

天际已泛白，他下身精涌如潮，似要将体内精气完全抽光。

云收雨住，林凉清醒过来，却见底下躺了个人，赤身裸体，如同呱呱坠地之时。伸手去碰，却穿体而过。

但见那人轻盈翻身，朝着这头嫣然一笑，林凉惊骇莫名：是我？！

是他，却又不是。看那眼底眉梢，千种风情，柔媚彻骨，眉心一点朱砂痣，美艳绝妙。

 

“这肉身如今已是我的，我要你这负心人也尝尝成为孤魂野鬼的滋味！”声线柔美，依旧如春风拂面。 　　常言只道鸳鸯同命，何曾听过鸳与鸳？想那遥远的年月，他亲眼见这柳穆篁被肏而亡，却顾自逃命。恩怨情仇，逃不脱的孽。惟有叹一句：前世债今日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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